
美丽的回忆

位育校友赵振平 — 陈文丽老师的女儿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夏的一天，那天是“六一”国际儿
童节。天高气爽，又正好是星期天。妈妈难得有空，带着我和
弟弟坐着三轮车在淮海路上，赶了两个电影院，看了两场电
影。自从我母亲成为“五十一中学”（位育）的教师后，这还
是第一次呢。印象极深，五十年后的今天，我还记得电影的片
名呢，一是“小梅的梦”，第二部是“兔兄兔弟”。我们当时
的高兴劲儿，至今还留着甜甜的回忆	-	妈妈有空陪我们看电影
了！

											我母亲非常热爱教师工作。她常在家中自豪的说教师
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位育中学，教师们都是顶尖的，都
非常称职，我妈妈也是一样。常常很早就到校，有时门房还
没有开校门。她是班主任，五十多个学生的德智体，她都要管
到。放学后的家庭访问，几乎是每天必做的事。她总是很晚回
家吃饭。晚饭后又急急的批改学生的作业和备课。班主任又兼
任好几个班级的任课老师，有一次我好奇的数了一下学生的练
习本。竟有一百五十本！尤其是几何课，每个学生的证题又常
有不同，不知她要花多少小时来批改作业了。但是她还总是津
津乐道地与我父亲研究各种难解的几何，三角题。我当时真是

搞不懂，他们怎么对数学那么有兴趣。大概他们都是出自“经济系”的原因吧。在那时起，我就感受到
她非常受学生们的爱戴。每年年初三，总有许多学生来拜年。年年如此，就是在艰难的十年动乱中，还
是有学生来看望她。

	 我母亲有着一个非常快乐，丰富，多彩的童年，少年，青年时期。她出生在一个父亲，叔叔是双
胞胎的大家庭里。妹妹，弟弟，堂妹，堂弟，表弟妹们一大串，她是陈家的大姐姐。	我的外祖父是个
很成功的地产建筑商，从繁忙的南京路上的建筑到外滩的银行大厦；从虹桥机场的跑道到北火车站的大
楼；从虹口体育场到西郊公园都留下了他的业绩。所以我母亲从小就过着优越的生活。我的外祖母是既
传统又顺应潮流的家庭主妇。在上海的三四十年代，时兴家庭舞会。她们当时也常开舞会，妈妈总是邀
请很多朋友。她的热情好客，使她无论在当时的工部局女中，还是圣约翰大学，在她周围总有一大群朋
友。她还常用她的小汽车，接送朋友。她的朋友们告诉我，我母亲对任何朋友都热心，对任何新鲜事都
感兴趣，她也从不娇生惯养。

	 抗战时期，上海成了孤岛，许多上海青年都积极抗日。母亲把名字从陈美丽改为陈为立。	大概
是为国立功的意思吧。她与同学们一起支持抗战，抵制日货。

	 在中国文革动乱时期，身心受到煎熬，红卫兵七，八次到我们家来抄家。学校里又是乱的很，教
师们天天参加劳动或开批斗会。当时我很担心妈妈会受不了。	但我母亲对生活的热情超乎一般，不怕
生活艰难。回到家里把学校里的动乱和劳动中的辛苦，当作故事和笑话讲给我们听，还是对生活充满希
望，她说，总不会一直这样乱下去吧。

	 到了美国与久别重逢的父母，弟妹，儿子，亲戚，老朋友团聚，更激起了她对生活的热爱，她要
找回失去的光阴。	本来就喜欢旅行的她，除了把祖国的大好河山走遍遍，大概除了非洲和南美洲，其
他几大洋几大洲都跑遍了。	她收集的旅游影集就有二十大本。我们家里的人都称她是“新闻记者”。
在我的印象中，妈妈从来不服老，有一颗永远年轻的心。八十多了，还坚持自己开车，练钢琴，对着电
视机，听着音乐跳舞，她说这是最好的运动。她也打麻将，	并不是想赌钱。她说锻炼脑子，不得老年



痴呆症。就是在中风后，她还是常用左手与亲友打牌。

	 2004年中风是在旧金山，她正好刚从旅行社出来，准备去九寨沟旅行，没想到却倒在旧金山的
街上。中风失语，对她的打击非常大。一个永远生气勃勃的人，却要常年坐轮椅；一个非常好客的人却
不能再欢言畅语。但她还是不放弃，坚持走路锻炼，坚持每天左手练字。一年多来她的左手字，练得与
右手的一样。

	 正在大家希望她早日康复之时，万万没想到在今年的五月，我母亲的心脏太累了，停止了跳动。
她走得很急，但很安详。

	 我母亲常常说生活就像一本书，一页又一页，一章又一章，永远不一样。她走了，我们每天都在
思念她，也怀念她走过的绚丽多彩的一生，她走过的那个非常不平凡的年代，她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礼
物，美丽的回忆。平凡中显示了非凡。

	 在这里我也要代表全家感谢在北美在上海的位育中学的老师，学长，学友对我母亲的关怀与怀
念。真是情深义重。这也是“位育”精神的延续吧。
	

原载《钟声》	2006

	



怀念陈文丽老师
	

虞金良 65届
	
	 在位育初中老同学庞幼熊的热情介绍下，我得知位育中学在北美的中文网站。然后，我经常浏览
网站，欣赏了多期“钟声”刊登的精彩文章；看到了徐立峰、周用、王树彪、陈克宁等老同学的身影照
片。

	 不久前，我阅读了陈文丽老师的女儿写的《美丽的回忆》，纪念自己的母亲。虽然篇幅不长，但
还是很感人，眼睛不禁湿润了。1965年，陈文丽老师担任我们中三（3）班班主任，如同她女儿在文
章中描述的：“我母亲非常热爱教师工作。她常在家中自豪的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位育中学，
教师们都是顶尖的，都是非常称职，我妈妈也是这样。常常很早到校，有时门房还没有开校门。她是班
主任，五十多个学生的德智体都要管到。放学后的家庭访问，几乎是每天必做的事情。她总是很晚回家
吃饭。晚饭后又急急地批改学生的作业和备课……”

	 65年，是我们这批同学面临中考，学习紧张的学年。为了让每一个学生能顺利度过中考，陈老
师废寝忘食，倾注了自己全身心血。她每天精神奕奕，投入教学工作。她常常利用课余或者放学后点滴
时间，找学生谈心，对那些调皮贪玩的同学，她更像慈母般叮咛再叮咛：“要抓紧学习时间，不要浪费
大好时光。”

	 记得那时我是班级干部，是班上为数不多的工人子弟，虽然我父亲50、60年代已是大型国企江
南造船厂的中层干部，但对外我还是工人子弟。由于我家那时住在中山南二路江南新村里，离位育中学
较远，每天上学放学基本上是步行，路上要花费很多时间，因此影响了学习成绩。陈老师看在眼里，急
在心里，多次悄悄的找我谈心，询问我的学习困难，希望我克服各种客观因素，在课堂上要敢于提问，
要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学习精神。。。临近毕业时，听说我高中不考位育时，她多次不怕劳累到我家进
行家访，做父母亲思想工作，希望说服我父亲让我报考本校。遗憾的是最终还是没有打动父亲的固执。
当时父亲过多的考虑是家庭的实际困难，六个孩子都要上学，经济压力很大；我又是长子，希望我今后
能接他的班，到船舶企业工作。而陈老师更多考虑的是我的今后前途，同时希望班级里有更多工人子弟
充实高中行列，给学校带来丰富多彩的生源成分，真是用心良苦啊！

	 之后，1965年我考入上海船舶工业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当时大三线的重庆地区船舶军工企业，
从事生产管理工作。90年代初以人才引进又回到上海，先后在几家拆船、修船、造船企业担任主管调
度、监造师、科长、主任、厂长助理等生产技术管理，直到退休。值得欣慰的是，当年自己未进入位育
高中，但女儿95年考入位育高中，然后从母校毕业步入大学校门，似乎也了却了我的人生一大憾事。
看着陈文丽老师那张端庄秀丽、气质高雅的照片，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中三（3）班的同学都会更加深
切地怀念陈老师，你的音容笑貌、慈爱可亲的身影，你的思维敏捷、快人快语的行事风格时时在我们脑
海浮现。每当大家聚会，谈论最多的话题还是老师您啊。记忆中，那年头你已近中年，你还带领我们到
吴径化工厂下厂劳动，到上海郊县参加秋收劳动，同吃同住同劳动，你那麻利熟练的干活劲头，常常让
我们赞叹不已，同时更鼓舞激励我们这批年轻学生紧紧跟上，不许偷懒耍滑了……

	 悠悠岁月，往事如烟。虽然当年我没有就读位育高中，但位育精神常驻心头。多年来，我一直
和许多位育中三（3）班的老同学保持友好亲密关系，譬如徐立峰、王树彪、范家洁、周用、葛朗、
陈克宁、李和竫等等。近年来，我们初中（3）班的老同学也经常聚会，而且一次比一次参加人数
多。2010年，老同学覃雪芝不幸病故，徐立峰、李和竫、赵为民和我等同学在他回国看病期间多次会
面、宴请、探视，给他人生的最后时刻捎去了老同学的温馨关怀。值得高兴的是，最近我们通过各种渠
道的寻找，又联系到一批昔日位育同班同学，我们正积极筹备下一次的同学聚会了。
怀念您——陈文丽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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